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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借調）
1 何萬順 （2022）。〈只要雙語，不要國家？台灣語言的 「他殺」 與 「自殺」〉，《獨立評論@天下》，2022
年 4月 7日。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12136。

第二外語 （西語） 道阻且長的國際鏈結：
自我放逐或千山獨行

張淑英＊

閱讀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一系列的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現況與挑戰」 

相關文章中，撰稿學者雖提到諸多困難與挑戰，字裡行間我們讀到其可喜與令

人欣慰之處，是他們 （撰稿人個人或所屬的領域） 擁有一片學術天地 （顯學或重
點學科），也都盡可能得到相關單位的支持 （冷門也有門面與門路），成為領域或
學術界令人尊敬的楷模，甚且享譽國際。

如此盱衡國內人社領域的發展，容我主觀地說：第二外語完全處於學術極

地邊界之遙，數十年來沒有改觀，甚至萎縮 （日語除外）。我以西語教／學者的
身分撰寫此文，希望同時帶出第二外語的困境 （道阻且長），難有 「挑戰」（自我
放逐），遑論國際鏈結 （千山獨行）。寫一篇心路歷程的文章能改變第二外語的學
術環境嗎？不過，我仍願意用些許個人 「陶侃搬磚」 的愚力和自我解嘲的語調，
依然樂觀地期待，想像未來。

一、  學術單位的劣勢和少眾的研究學群

第二外語本科和獨立系所多半在私立大專院校，私立學術單位本身也有眾

多強項和重點學科，第二外語已然不僅是 「老二」，而是遠遠瞠乎其後。所有主
其事者在資源有限考量下，多半採取顯學所趨的 「扶持重點學科」，挹注資源在
全球競逐的領航專業，猶如訓練奧運選手，挑出能贏獎牌的菁英，其餘的就志

在參加，或僅能家中留守。體育上，我們尚能關注到能奪牌的冷門項目，在學

術上，第 「二外」 語沒有條件得到類似的挹注，近來且受到 「雙語教育」 政策的
嚴重擠壓，教學資源猶不保，侈談學術研究，這儼然樹立外語學門彼此鬩牆，

所幸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期盼有所轉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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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原本國立大學或無專業系所的私立高校也逐漸注重第二外語，廣

開各種語言課程，也深入高中，大有蓬勃發展之勢，但是這些課程存在與否跟

隨著高教政策和學校的官方說法 「長不胖卻日益消瘦」，難能期待永續深耕；高
中與大學課程各自表述，沒有任何銜接的憑藉和環節。語言教學的老師一如走

在鋼索上，何時掉下來猶未可知；不管是關鍵歐語 （德、法、西）、前進東歐 （波
蘭、捷克）或是南向政策所開啟的外語均側重教學層面，少鼓勵學術研究。誠

然，大家會說教學／研究是兩個議題，兩個層面的發展，令人遺憾的是，第二

外語居其中，沒有哪一面比較健全。

第二外語 （西語） 有心致力學術鑽研者，多半單打獨鬥，在國科會和教育部
有限的專題研究計畫和教學實踐計畫中遊走以求安身立命，若能獲得比例內的

通過率，每年執行計畫也就明哲保身，能夠移地研究或是參與國際會議，就聊

以自慰地視為是 「國際化」，誰能有更長遠的視野或願景期待更多的國際合作和
鏈結？相關的推動規劃案或各種補助，第二外語蜻蜓點水的襯托身影，粉飾有 

「被照顧到」 的 「表象」，但是無實際構築實力之功。若真有強棒之佼佼者，仿若
隱士獨善其身，通常，也是 「不被看見」。

二、  當你的毒藥遇到別人的糖

被動的學術研究態度和少眾的研究學群是第二外語 （西語） 的弱勢，「被忽
視就不存在」 是第二外語學術研究的困境，而教師 （研究人員） 被動不前、安於
現狀、或面臨少子化、學用不一、職涯未卜的高教危機而不知所措時 （或因應學
校政策忙於招生時），連老師自己都不禁懷疑學術研究有何用，讓原已積弱不振

的第二外語更形削骨毀，每下愈況。學術研究的量能不夠持續或亮眼而受到質

疑時，更淪向邊緣而不受支援，如此惡性循環，讓第二外語近年來的研究學群

人數增長和進步有限，甚至委靡。悲觀地看待，未來第二外語只能變成 「語言學
習」 的基本配備，沒有學術研究的潛能和發展，放眼國際該是天方夜譚。

第二外語在國內 （或任何一個國家） 應該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並給予適當
的支援和培育。國人學習第二外語 （實際上是第三語了） 在能力、時空和知識量
能上，要和這個外語的國家的母語專業人才並駕齊驅，甚至卓越超前，並非不

可能的任務，但絕對是極大的挑戰，非數十年潛心投入無以竟功。然而以上述

所提國內的第二外語環境，能讓一個學者堅持數十年而不氣餒、而不半途而廢

嗎？即使長期致力學術研究者，也不敢跨越已有的舒適圈，大膽去邁向國際。

第二外語學群帶著邊緣弱勢的微力 （「毒藥」比喻為捨棄遠離），要去跟所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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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國家的 「糖」（比喻為強項喜好） 做國際鏈結，要用什麼實力去交流往來？
或許，像一些馳騁國際或資源豐富的學者如是說：「沒有人要求你們打國際盃，

好好教書就好？」

站在第一線的教師／研究人員最清楚第二外語在國內發展的困境和危機，

從教學到研究到人才培育，質與量像自由落體地加速度遞減，如果我們可以發

展成一個全民全英語通行的國家或許也可行，但是這個想法更接近吉訶德的幻

想，吉訶德的英勇與理想最後終究幻滅，回到現實。因此，第二外語應是多元

社會多樣文化和國家發展軟實力必要的元素和能量補給，也是不受單一語言限

制得以游刃有餘的支撐力。我常覺得不用大量，但是一定要存在，而且要精

良，這樣的人才和學術產出絕對需要相關單位的氣度和視野來支持。我們看到

不少領域學者陳述其研究困境時，經常遇見伯樂 「主動提撥學術研究經費」，但
是國內第二外語師資致力於所謂常態的學術研究的總量 （人才與錢財） 令人憂心
忡忡。

三、  行政職務的附加與個人的連結

國際化、國際合作或任何國際鏈結，關鍵的兩要素：具體的人力和財力，

抽象的學術實力和情誼。前文提到許多第二外語 （或西語） 的困境與挑戰時，身
為其中一分子，的確感受到一股無力感。然而，得以慶幸的是，我有機緣得到

幾位師長主管的信任：前有臺大楊泮池校長 （包括兩位後續的張慶瑞和郭大維代
理校長），繼而有清華賀陳弘校長，如今有北醫吳麥斯校長，他們的信任和支持

讓我個人因為行政職務的附加 （國際長、校長室特別顧問、副校長），而得以帶
動專業的宣導。三位校長有點逆向操作：曾幾何時，要談國際鏈結時，通常國

際事務的主管泰半是學術的熱門強項且領航的專業。但是國外的國際事務主管

是專職行政主管，不像臺灣是學術兼行政。因此，原來所說的第二外語的 「邊
緣」 性質有了行政的支撐，反而有了些許能見度和力道。耐人尋味的是，這力道
並非在我個人專業的鏈結，因為，西班牙語學門在國外雖非冷門，也不是國際

化業務的策略與重點，不過，這已足以彰顯主管的視野和承擔，讓一位有心國

際鏈結的第二外語學者觀察如何延伸觸角和合作的模式。

因應此種因緣而衍生的學術交流，這幾年來，有我跟東京大學的西班牙文

教授造訪彼此的學校，參與學術研討會，且觸及共同的研究項目 （美洲的奇哥
那／娜文學）；京都大學的教授因為同是皇家學院外籍院士，往來相對頻繁 

（在學院全會中討論）；漢堡大學因為兩校的策略聯盟而有互訪，參與共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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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的機緣；德國特里爾大學的三邊學術研討會 （臺灣、日本，德國） 在
疫情期間也順利線上舉行；馬德里大學副校長 Dámaso López García，因其外文
學門的專業，在國際事務交流之外，得以連結我們彼此的學術研究。或是，我

個人受邀從事最多的國際學術演講 （近十年實體線上約五十場），或是藉由翻譯
文學作品撰寫導論，和出版業與作家的結緣交遊 （約 20部翻譯作品），但是諸此
種種，和所謂深化的學術合作、國際鏈結或是論文共著，不只是差臨門一腳，

而是望塵莫及。所幸，透過這些因緣際會，也讓人領略追蹤、貫徹執行是最不

易落實的步驟與漫漫長路，這也是許多國際合作常見的情形，只是去了國際的

疆界與地域，其餘淪為紙上談兵且無疾而終的現象。

多年前，陳東升教授擔任人文處處長時提倡設立的 「臺灣有一本」 ─ 「人
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的執行讓我領略追蹤、貫徹執行的效益。人社學界
申請此項計畫時，因為著重圖書採購，一般咸認非屬於學術研究，此類計畫通

過後，可能就全權交由圖書館處理。鑑於西葡語如此難得的機會，得有相對高

額經費採購圖書，我曾努力撰寫計畫申請過兩次，在兩項計畫執行共五年期間 

（包括延長期限），我與不同的出版社詢問書單、書價、斷代、文類、主題、國

家，幾乎每一筆都經過我的核對和查詢才下單，讓我在執行這項非學術的 「純買
書」 的過程中，建立了另一項連結，和出版社、圖書的作者們、知名作家，專書
學者⋯⋯成為可以談論學術的朋友，這樣的連結潛移默化，到了今日都還受用。

四、  潛移默化馬拉松，百米競速不得功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學術榮譽也算是國際鏈結的成果，2016年我膺選為皇
家學院外籍院士 2，2018年獲國王菲立普六世接見，是個人學術鏈結深耕和馬拉
松的歷程。因為這樣的殊榮，成為學術的憑藉，得因參與皇家學院的全會和各

類活動，就近請益院士，而與院士的言談交流和討論就是累積學識的泉源，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盱衡學術的尺度。

2012年開始 （接續 2014、2019），臺灣的西語學者和我曾經有機會合作，陸
續邀請幾位院士蒞臨參與臺灣的學術研討會，發表專題演講，也得力於這種串

聯，把臺灣的西語學者大規模的連結一起，同時，也讓我們的研究因借重院士

的學養，得以破解艱深的難題 （例如拉丁文、手稿的古文書寫法）。如今轉眼將
近十年，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十六、十七世紀閩南─西班牙辭典手稿 &文
獻研究」跨國團隊 （含清華大學人社中心、歷史所、臺灣大學外文系、中研院臺
2 https://luisachangntu.me/2017/04/21/皇家學院 （rae） 外籍院士 -寫給西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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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所、西班牙加地斯大學、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和德國洪堡大學等五

國、十位學者、六個領域），經過五年持恆不懈的鑽研，在今年得到西班牙王室

索里亞公爵科學與西語文化基金會頒發 「國際西班牙語學研究獎座」 首獎，在十
餘支國際競優團隊中脫穎而出。3我個人在文學領域之外，2018年因清華大學歷
史所李毓中教授邀請加入團隊，得以延伸拓展研究範疇，將近綿延四年時間才

完成一篇論文 〈馬尼拉的華人如何學習西班牙語─德國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的

手稿研究〉，4這也驗證國際連結是長期耐力的馬拉松，而不是百米競速的立馬

建功。

五、  火線交錯的研究媒合

我個人參與的另一支跨國團隊是 2019年成形的 「馬德里大學華語文暨文化
研究團隊」，團隊也於當年六月在馬德里大學籌辦一個相當精彩的學術論壇，諸

多學者受邀，發表個人與 「中文領域」（語言學、文學、翻譯等等） 相關的研究，
後因疫情阻斷，如今正逐漸復甦活躍起來。從這個團隊的成員和學術研究視角

也可以看出學群的 「弔詭和困境」（或者也可以說 「精彩與突破」）。顧名思義，這
原是西班牙的漢學家 （西班牙鑽研華語和華語文化的學者） 組成的跨國研究，邀
請國內外類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學者加入，主要成員應當是我們的華語／中文

學者，而非西語專業的學者。但是，西班牙漢學研究的學群，一如臺灣西語研

究的學群一樣，也是少眾，也面臨一樣的難題，因此，組成的團隊先從嫻熟西

語的華人開始合作，而非中文學者，因為難從中文領域的學者尋覓嫻熟西語的

研究人員。誠然，這可以是一個跨領域和跨文化的精彩組合，讓西語學者從一

個文化中介者介入，而延展自己研究的觸角，也因此，西班牙語變成媒介，引

介和鑽研諸多議題如翻譯、比較文學、華文文學 （中國文學和臺灣文學）。所
以，我們相對容易和西班牙學術機構裡的 「東亞研究中心」 建立起研究連結，例
如巴塞隆納自治大學、龐貝烏．法布拉大學、馬德里大學、馬德里自治大學、

3 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1138; https://sec.ntu.edu.tw/epaper/article.asp?num= 
1564&sn=23697; 〈閩南—西班牙手稿文獻研究團隊獲西班牙王室頒發首獎〉（https://luisachangntu.
me/2023/08/01/閩南—西班牙手稿文獻研究團隊獲西班牙王室頒發首 /），《英語島》（線上月刊），2023
年 7月；《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將另有專文報導。

4 原稿為西班牙文撰寫，刊登西班牙皇家學院期刊，是解讀手稿 《佛郎機化人話簿》 的重要研究。“El 
aprendizaje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los sangleyes según un manuscrito de la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BRAE · t. cii · c. cccxxv · 2022 · págs. 105-144 · issn 210-4822. 
(MOST-109-2410-H-007-006-MY2) (A & HCI)（JCI 16/109）。

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1138
https://sec.ntu.edu.tw/epaper/article.asp?num=1564&sn=23697
https://sec.ntu.edu.tw/epaper/article.asp?num=1564&sn=2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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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納達大學、薩拉曼加大學等等，這些單位也逐漸形成我個人的學術網路，

期待未來更加延伸，深化合作的議題和介面。

六、  臺灣西班牙語學會 （ATH-Asociación Taiwanesa de 
Hispanistas）：2歲到 60歲的距離

以教學機構的成立時間而言，西班牙語在臺灣迄今已屆滿 60週年：1962年
淡江大學開啟西班牙語領域的教學，1964年輔仁大學接續成立本科相關系／ 

組，但是卻是國內最晚成立學術組織團體的第二外語學術社群 （以較具規模的社
群而言，例如日文、德文、法文等學群組織亦有 30-40年的歷史）。得力於臺灣
一批對西語仍有熱情的學者和年輕教師為主力，臺灣西班牙語學會於 2021年 9 

月 25日終於成立，迄今剛好滿兩歲，也是後疫情時期，正要初試啼聲，以組織
之名和力，效法其他學術學群，以 「團體戰」，謀求國際合作與鏈結的契機。我
在這兒提起這個兩歲的幼兒組織，不免讓人一笑，因為其他學術社群早已百尺

竿頭，跑遍我們才起步學走的路，在此文中堂而皇之說起我們的願景，的確貽

笑大方。但是，也正因此凸顯了西語在臺灣發展之路，如此顛簸，如此遲緩，

如此微小。然而，我們若用一個奇妙的傳說來比喻：將近三十而立的國父孫中

山先生看到搖籃裡兩歲的宋慶齡，怎會想到二十年後變成他有力／利的革命夥

伴和枕邊人呢！因此，我們樂觀地看待，期待 「臺灣西班牙語學會」 能夠帶出一
股力量，在不久的未來得以建構團體和個人學術的國際連結，不只是一個人，

而是更多的每個人，都可以透過這個組織，走出臺灣，跨洋越海，擁抱世界。

這是阿姆斯壯的一小步，西語的一大步。


